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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首长
戴笠因飞机失事遇难身亡。9月20
日，军统局连续三天在《中央日
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刊登醒目启
事，略谓“本局业已奉令撤销，今
后如有不法之徒，假借本局名
义，在外招摇撞骗、敲诈勒索情
事发生，应请当地军宪警机关随
时查扣法办”云云。对于报端出
现的“奉令撤销”一词，连一些军
统大佬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军
统局东北办事处主任文强在天
津《大公报》上看到这则广告
后，急电本部询问“究属改组抑
系撤销？”他说此前局本部行文
都用“改组”一词，不曾提到“撤
销”。局本部回复他“保持今后
工作秘密”，对内称“改组”，对
外称“随军委会撤销。”关于这
一点，中共方面倒是看得很清
楚，《新华日报》于9月25日指出，
军统局所谓“撤销”，只是将所属
特务分送各机关，使之合法化的
烟幕弹而已。

被迫改组，编制大幅缩减

军统局正式改组为国防部
保密局后，仍以郑介民为局长，
毛人凤为副局长。至1947年12月，
郑介民调任国防部次长，由毛人
凤升任局长，徐志道为副局长。
和军统局相比，保密局人员大幅
缩减，其核定编制仅有6021人。

保密局的内勤组织沿用军
统局的处、科、股三级体制，但变
动较小，设局长办公室和七个
处。外勤组织也沿用军统局时期
的区、站、组体制，而以中共“活
动地区为布置之重点”。

保密局时期控制的公开单
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
不如军统局时期。戴笠在世时，
凡是军统局掌握的公开单位，几
乎全由军统局统一安排人事，主
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
死后，情况马上变了，一些公开
单位负责人对局本部命令阳奉
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己找人，
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
插，便是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
用。如国防部二厅由保密局长郑
介民兼任厅长，但副厅长侯腾与
军统素无渊源。郑介民升任国防
部次长后，由侯腾继任厅长，乃
在二厅大力排斥保密局人员，将
各地军政长官公署和绥署二处
处长大都更换为其陆大同学。为
此，毛人凤曾向部下发牢骚说：

“郑先生怎样搞的，在第二厅用
一个侯滕，将我们的同志都排斥
了，郑先生简直把戴先生的事业
都败光了！”再如内政部警察总
署署长由军统元老唐纵担任，但
唐纵主张“公秘分家”，不愿让警
察总署成为保密局的外围组织，
也不在总署内积极安插保密局
人员。毛人凤为此曾埋怨：“唐先
生只会向家里(保密局)要东西，
要去了马台街的房子，要去了不
少的汽车，要去了中美所的刑事
实验室全部器材，就是不肯要
人！”毛人凤对郑、唐两大元老的
怨言暴露了一个尴尬的现实：当
强人戴笠去世后，再也没有一个
掌控全局的领导人物，能够全盘
继承“戴老板”的庞大事业。

竭力反共，难挽失败狂澜

保密局成立后，原先由军统
局负责的军事情报、国际情报、
电讯监察等业务全部移交国防
部二厅、内政部警察总署等公开
单位接办，保密局的工作紧缩成
专门从事反共特务活动。保密局

成立之初，蒋介石曾对该局处长
一级人员训话，要求大家继承戴
笠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凤领导
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
绩，保持过去的荣誉”，并说明

“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这
比过去同日本人与汉奸做斗争
要困难得多”。在之后的三年内
战中，保密局秉持蒋介石的意
旨，竭力反共，先后破获了北平
地下电台以及中共重庆市委等
重大案件。

1948年，随着国民党军队败
绩频传，保密局不得不承认，已
经到了“必须把握现实，积极作
应变之准备”的时候。所谓应变
准备：首先“每一地区均力求于
共匪未到之先，加强工作，协助
军事当局，维持至最后阶段”；其
次，“预建潜伏组织，以便于该地
陷匪后，接替工作”；最后，为“加
速共匪之崩溃，策应国军之反
攻，在敌后组织游击武力，建立
游击基地”。然而，还没等保密局
准备就绪，战场形势已经发生剧
变。自9月济南解放至1949年1月
三大战役结束，保密局在长春、
沈阳、热河、太原、济南、青岛、北
平、保定、唐山、徐州各站全因情
势突变而撤销，至于察哈尔、天
津等地虽然保留了一些潜伏组
织，但“因战局变化太急，以致多
数工作干部及电台未及撤出，对
潜伏工作殊多影响”。

1949年1月淮海战役结束后，
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被迫下
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
权。李宗仁上台后，立即与中共
展开和谈，希望由此达成其“划
江而治”的目的，于是声称停止
特务活动，将保密局缩编成一个
从局长到司机一共才75人的小
单位，编余人员一律遣散。保密
局迫于形势，乃一分为二，编制
内的几十人由副局长徐志道率
领留在南京，组成一个空架子应
付李宗仁；其余绝大部分人员则

由局长毛人凤率领，在上海建立
指挥中心，转入地下活动。

4月20日，和谈破裂，解放军
发起渡江战役。此后，随着解放
军顺利进军，保密局南京、上海、
苏南、苏北、浙江、安徽等站纷纷
瓦解。安徽站向赣东撤退时，与
解放军遭遇，全部覆没；浙江站
向闽北撤退时，也被解放军消
灭。此时保密局作为特务机关，
竟然无法掌握解放军的基本动
向，以致各地组织和国民党军队
一样，被解放军打得措手不及。
自5月至10月，武汉、西安、广州等
地相继解放，保密局西北区及兰
州、西安、新疆、湖北、广州各站
均撤销，湖南站长黄康永起义，
北方区及绥远、宁夏、青海各站
失联，陕北站被解放军歼灭。自
11月至1950年4月，贵阳、桂林、重
庆、成都、西昌等地相继解放，保
密局西南特区及成都、拉萨等站
均撤销，贵州站失联，云南站长
沈醉在昆明宣布起义。对于保密
局来说，“最大损失为昆明叛
变”，不仅云南站人员或起义或
被俘，且由昆明转机准备逃往台
湾的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副区
长周养浩、经理处长郭旭、总务
处长成希超四名少将以及随行
大小特务也都一网成擒。

在保密局各地组织崩溃前
夕，毛人凤遵照蒋介石的指示，
在上海、重庆等地大批处决在押
的共产党员和杨虎城、黄显声等
反蒋将领，同时逮捕或暗杀有

“投共嫌疑”的国民党人士，如何
思源、周伟龙、刘人爵、杨杰等，
并对兵工厂、发电厂等可能“资
敌”的设施进行破坏，但是这一
系列活动，除了给人留下“滥杀
泄愤”的印象以外，已经没有任
何意义。

迭破巨案，在台重起炉灶

大陆溃败期间，台面上的
“徐记保密局”先于1949年2月随

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10月再迁
重庆，至11月被“国防部”裁员，
只剩下“局长”“处长”几个光杆
司令。不久，又随国民党当局迁
成都，至12月成都解放，遂告覆
灭。至于毛人凤的“地下保密
局”，除在大陆布置一些潜伏组
织和游击武力外，其余两三千人
则辗转撤至台湾，设局本部于台
北芝山岩，在无薪可领的情况下
继续从事特务活动。

当时国民党当局迁台不久，
风雨飘摇，人心惶惶，而中共台
湾省工作委员会经过数年的秘
密发展，已经在全台各县市建立
了组织，随时准备迎接台湾解
放。1949年8月，台湾省工委办的

《光明报》在台北广为散发，后来
就连蒋介石的住处都发现了这
份报纸，由此震动了最高当局，
蒋介石急召毛人凤，令其抓紧
破案。

此时保密局在台湾几乎毫
无根基，连大印都是临时刻的，
其他工作条件可想而知。毛人凤
平日阴沉冷静，这次领受任务却
是满头冒汗。这次帮了毛人凤大
忙的是二处处长叶翔之。

根据叶翔之的分析，保密局
向台北各个中学派出便衣监视
组，秘密监控各校活动。结果不
到一个星期，就从某中学顺藤摸
瓜，竟陆续破获了中共台湾省工
委“成功中学支部”“基隆中学总
支部”“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乃至
直属省工委的武工、情报、财务
等部，陆续抓捕了基隆市工委书
记钟浩东、高雄市工委委员朱子
慧、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陈泽
民等高级干部。自陈泽民被捕
后，保密局根据既有线索加以整
理，针对中共分布情况，重新厘
定破案计划，最终在1950年4月27
日黎明，将化名“老郑”的中共台
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捕获于阿
里山。蔡孝乾被捕后，不堪刑讯
之苦，出卖了台湾省工委整个组

织，保密局根据其供述，捕获各
级党员干部619人、群众96人，破
获各级组织135个。此外，省工委
二号人物陈泽民也变节吐实，供
出中共在台湾最重要的两名卧
底———“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
仓，二人旋遭保密局逮捕杀害。

就在“保密局”破坏中共台
湾省工委前后，蒋介石复行视
事，在其反共复国的政策下，真
假“保密局”终于合二为一，重行
编组，仍以毛人凤为局长，潘其
武为局长办公室主任，日渐崛起
的“明日之星”叶翔之为副主任，
并兼任第二处(侦防行动)处长。6
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
队开进台湾海峡，为垂死的台湾
当局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与此同
时，“保密局”正式恢复编制，历
经大陆溃败之后，终于又在台湾
重起炉灶。

终究翻不起大风浪

“保密局”在台湾站稳脚跟
后，立刻开始“肃清匪谍，巩固反
共基地”，并“深入敌后，摧毁匪
伪政权”。1950年一年内，“保密
局”为刺杀“匪首匪干”“政府投
匪人员”和“苏俄顾问技术人
员”，并破坏大陆军火仓库、工
厂，先后成立两个海上行动队，
每队100多人，分别在苏粤沿海、
苏浙沿海游弋；并派2名特派员、
5名直属员，建立了7个特别组、5
个行动组，潜回大陆从事活动。
这些活动虽然一度对新中国造
成威胁，但往往很快就被消灭。
1951年后，“保密局”不得不承认，
“由于共匪控制严密，致我大陆
情报组织之建立，至为困难”，故

“原则上已放弃过去外勤区、站、
组之组织体制，而改为单线派
遣”。至1952年底，历年派遣者及
原在大陆潜伏，“联络确实，经常
产生工作效果之情报单位”仅有
47个，“单线流动情报员”仅有62
名，面对广阔的大陆，这些特务
造成的影响微乎其微。

1952年，“川中人民反共突击
军”周迅予部、“川康人民反共突
击军”傅秉勋部在川、甘、青一带
联络当地土司，扩大武装力量，
一时声势较大。“保密局”闻讯大
为兴奋，于3月予以该部空投接
济。然而仅仅半年之后，傅秉勋
兵败身亡。至1953年5月，周迅予
部亦覆灭。这一年，解放军加大
清剿力度，各游击队逐渐与台湾

“局本部”失联，“保密局”鉴于
“过分集中，易形成目标，遭匪围
歼”，决定“今后大陆游击武力应
改化整为零，匿伏生根方式，先
求存再巩固，再伺机发展”。至
1954年底，“保密局”各游击队
多已“化整为零”，尚能和台湾

“局本部”联络者不过数万人，
再也无法兴起大的风浪。至此，

“保密局”针对大陆持续多年的
游击工作日渐不振，一度笼罩在
大陆沿海、边境的恐怖阴影终于
逐渐消散。

1955年3月，“国防部保密局”
改组为“国防部情报局”，根据台
湾当局“国家安全局”统一领导、
分工合作的原则，原属“保密局”
的“保防侦查”等业务拨归“司法
行政部调查局”(中统后身)办理，
原属“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的“大
陆工作”等业务则拨归“情报局”
办理。至此，“保密局”这个和大
陆藕断丝连的特务组织名称终
于正式走入历史。

据《国家人文历史》

1946年3月，戴笠意外身亡，由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毛人凤
为副局长。与此同时，在各方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军统局加速走
向改组。6月15日，蒋介石就改组事宜指示郑介民“该局撤销后，
可以情报厅保密局名义组织核心机构，该核心机构今后之中心
工作为对共产党之情报与斗争”。从蒋的指示中不难看出，所谓
的军统局“撤销”并不是真正取消，而是改头换面成“保密局”，
继续为国民党政府从事特务活动，“撤销”两字只不过是为了应
付外界压力而玩弄的文字游戏。

戴戴笠笠死死后后无无军军统统

戴戴笠笠的的葬葬礼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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